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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大学生认识性好奇心、学习投入、自我控制的关系及作用机制，采用修订后的I/D认识性好奇心

量表、学习投入量表、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对广东省202名高校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发现：1) 认识

性好奇心对学习投入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 自我控制双系统的自我控制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

投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 “认识性好奇心→学习投入”这一直接路径受到自我控制双系统的冲动

系统的调节，具体表现在：相对于高冲动系统水平，在低冲动系统水平的条件下，认识性好奇心对学习

投入的预测作用增强。本研究揭示了认识性好奇心和自我控制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为如何提高大学

生的学习投入提供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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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of epistemic curiosity,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self-control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revised I/D epistemic curiosity scale, learning en-
gagement scale and the dual-systems of self-control scale were used to test 202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Epistemic curiosit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
dictive effect on learning engagement; 2) The self-control system of the dual-systems of self-control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pistemic curiosity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3) The direct 
path of “epistemic curiosity → learning engagement” is regulated by the impulse system of the 
dual-systems of self-control, which is manifested in: relative to the level of high impulse system,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epistemic curiosity on learning input is enhanc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 impulse system level.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pistemic curiosity and 
self-control on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how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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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俗话说：“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还是日常生活中对知识的探究，

好奇心都无处不在。好奇心作为一种获取新知识和新感官体验的欲望，激发了个体的探索行为(Litman & 
Spielberger, 2003)。有学者将好奇心分为认识性好奇心和知觉性好奇心(Berlyne, 1954)。认识性好奇心是

由新颖的知识、复杂的概念、晦涩难懂的理论或尚未解决的难题所引起的探究渴望，这些个体不具备的

信息引发了人们对知识的向往，进而引起探索行为；知觉性好奇心是由新颖的感官刺激(如声音)所引起的

探究渴望，会激发人们诸如专注聆听之类的探索行为(张傲雪等，2022)。认识性好奇心在大学生学习专业

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个体获得知识性信息的内部动机。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将认识

性好奇心分为兴趣型认识性好奇心和剥夺型认识性好奇心，即 I 型认识性好奇心和 D 型认识性好奇心

(Litman & Jimerson, 2004)。I 型认识性好奇心主要与激发积极情感、多元化探索、学习全新事物和以掌握

为导向的学习相关；D 型认识性好奇心与减少不确定性、具体探索、从现有知识集中获取缺失的信息和

以绩效为导向的学习相关(Litman, 2008)。因此，认识性好奇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 

1.1. 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 

学习投入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指的是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对学习的一种持续的、充满积极情感

的状态，以活力、奉献和专注为主要特征(高斌等，2021)。张傲雪等人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对认识性好奇

心的研究，表明认识性好奇心在学习、记忆及创造性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张傲雪等，2022)。认识性好奇心

能够促进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周英杰，2019)。认识性好奇心高的个体在创造性科学问题的提出能力上

表现得更好(吴丽君，2023)。认识性好奇心是对知识的好奇与探索，认识性好奇心本身的这种特质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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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得个体在学习探究时将自己的身心投入进去。研究发现认识好奇、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与学业成绩，

三变量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在认识好奇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许
珮珮，2020)。认识性好奇心在医学生的责任心、开放性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联中起着中介作用(Hassan et 
al., 2015)。许多研究表明，认识性好奇心可以正向预测学生的学科成绩(Eren & Coskun, 2016; Özsaray & 
Eren, 2018)。学习成绩可以间接反映出个体的学习投入情况，因此，本研究假设认识性好奇心和学习投

入呈正相关。 

1.2. 自我控制 

在同一所大学当中，同学之间的智力相当，个人的学习成绩要在群体中脱颖而出，除了认识性好奇

心的作用外，自我控制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当中，不同的系统可能决定着人类行

为的这个概念体现在许多的双系统模型当中，这些双系统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在结构上有两个

不同的信息处理系统，一个是冲动的、很大程度上自动的行为形式，另一个是深思熟虑的、很大程度上

受控制的行为形式(Hofmann et al., 2009)。而这个模型假设同样适用于自我控制的相关研究。自我控制双

系统模型将自我控制分为冲动系统和自我控制系统，冲动系统是指个体在面对诱惑时所产生的冲动行为

倾向，自我控制系统是指个体在面对诱惑时所具备的抑制控制能力(高斌等，2021)。冲动系统与自我控制

系统是相矛盾的，自我控制能力越高，意味着自我行为掌控的能力越高。自我控制水平越高的人，其学

习投入程度越大(王净宇，2022)。自我控制能够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在线学习投入(刘海昊等，2021)。自我

控制双系统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之间有并行中介作用，自我控制干预能够有效地降低被试的冲

动系统得分(杨雨婷，2022)。因此，本研究假设自我控制双系统的自我控制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

入之间起中介作用，冲动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之间起调节作用。 

1.3. 研究假设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呈正相关(H1)，自我控制双系统中的自我控

制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H2)，冲动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之间起调

节作用(H3)。本研究拟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探究认识性好奇心、自我控制与学习投入的关

系，有利于人们对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更加了解，从而为大学生的教育实践提供一定的启示。 
 

 
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with reconciliation 
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以广东省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抽取 246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施测。回收整理后的

有效问卷 202 份，有效率为 82%。被试年龄在 18~28 之间(21.56 ± 1.76)，其中男生 56 人(27.7%)，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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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人(72.3%)；大一 16 人(7.9%)，大二 23 人(11.4%)，大三 93 人(46.0%)，大四 43 人(21.3%)，研究生

27 人(13.4%)；独生子女 54 人(26.7%)，非独生子女 148 人(73.3%)。 

2.2. 工具 

2.2.1. I/D 认识性好奇心量表 
许多研究学者以初中生为群体对 Litman 编制的 I/D 认识性好奇心量表(IDCQ)进行修订，发现修订后

量表信效度良好，适用于初中生群体认识性好奇心的测量(Huang et al., 2010; 许珮珮，2020)。本研究以

大学生为群体对 Litman 编制的 I/D 认识性好奇心量表(Litman, 2008)进行修订，并将修订后的量表运用于

研究当中。该量表共有 10 个项目，采用 4 点计分(1 = “几乎从不”，4 = “几乎总是”)。该量表包含 I
型认识好奇、D 型认识好奇 2 个维度。本研究中，修订后的 I/D 认识性好奇心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0。 

2.2.2. 学习投入量表 
采用我国学者李西营等人修订的学习投入量表(李西营，黄荣，2010)。该量表共有 17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1 = “从来没有”，7 = “总是”)。该量表包含动机、精力、专注 3 个维度。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 α 系数为 0.93。 

2.2.3. 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 
采用我国学者谢东杰等人修订的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谢东杰等，2014)。该量表共有 21 个项目，采

用 5 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该量表分为控制系统和冲动系统两个子量表，控

制系统包含问题解决、未来时间观 2 个维度；冲动系统包含冲动性、易分心、低延迟满足 3 个维度。本

研究中，总量表的 α 系数为 0.77，控制系统子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4，冲动系统子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6。 

3. 研究结果 

3.1. I/D 认识性好奇心量表修订 

首先参考前人对 I/D 认识性好奇心的中文版修订对该量表进行翻译，并让两名过英语四级的学生对

该量表进行中英互译以及让一位高校老师对该过程进行指导，使之符合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其次，将翻

译好的量表以大学生为被试进行施测，回收 170 份问卷，有效问卷 154 份，有效率 91%。 

3.1.1. 项目分析 
采用临界比率法对量表进行项目区分度分析，以量表总分的前后 27%划分高分组和低分组。独立样

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各项目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表明所有项目都具有较高的鉴别力。

采用 Pearson 相关法，分析各项目与量表总分间的相关。结果显示，各项目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0.50~0.64 之间，且均在 0.01 水平上达到显著。 

3.1.2. 信度分析 
对中文版大学生 I/D 认识性好奇心及其分量表进行 Cronbach’s α 系数分析。结果显示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7。剥夺型认识好奇分量表与兴趣型认识好奇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67 和 0.72。 

3.1.3. 效度分析 
对 10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 0.80，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 300.21 (p < 0.001)，

表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用主成分分析法，极大方差旋转得出的维度结果与原量表一致，

两个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 2.44、2.20，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46.39%，各项目目的因素载荷在 0.47~0.78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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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文版 I/D 认识性好奇心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主要模型拟合指标良好(χ2/df = 
1.416, CFI = 0.946, NFI = 0.844, TLI = 0.929, RMSEA = 0.052, RMR = 0.034)。 

3.2.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在对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程序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测量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

行统计检验。将所有项目同时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发现共提取 11 个因子，累计解释的总变异量为

65.89%，且第一个主成分只解释 25.16%的方差变异，未超过 40% (周浩，龙立荣，2004)。建构验证性因

素分析模型，模型的拟合指数(NFI = 0.613, GFI = 0.673, TLI = 0.745, RMSEA = 0.071, RMR = 0.083)，在原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共同方法因子，使所有的测量项目除了负荷在所属的构念因子上，

还负荷在方法潜因子上。结果显示，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各项拟合指数的变化均小于 0.06 (NFI = 0.668, 
GFI = 0.721, TLI = 0.797, RMSEA = 0.063, RMR = 0.060)，模型拟合指数并没有明显的改善，测量中不存在

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温忠麟等，2018)。 

3.3. 各个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各个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见表 1：认识性好奇心与自我控制系统、学习投入呈显著正

相关，学习投入与冲动系统呈显著负相关、与自我控制系统呈显著正相关，冲动系统与自我控制系统呈

显著负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pistemic curiosity, the dual-systems of self-control,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表 1. 认识性好奇心、自我控制双系统、学习投入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M SD 1 2 3 4 

1 认识性好奇心 24.782 4.427 1    

2 冲动系统 30.673 7.973 −0.093 1   

3 自我控制系统 32.975 5.261 0.288** −0.194** 1  

4 学习投入 72.084 13.541 0.468** −0.466** 0.444**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4. 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采用多元回归法，在控制性别、年龄、年级、独生与否的条件下，考察认识性好奇心对学习

投入的总效应，结果显示认识性好奇心对学习投入(β = 0.462, p < 0.001)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其次，根据温忠麟等人所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程序(温忠麟，叶宝娟，2014)，本研究采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中的 Model 5 (Model 5 假设中介模型的直接路径受到调节，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一

致)。在控制性别、年龄、年级、独生与否的条件下，对自我控制双系统中的自我控制系统在认识性好奇

心与学习投入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冲动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检

验。结果(表 2)表明，将自我控制系统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后，认识性好奇心对学习投入(β = 0.354, 
p < 0.001)的正向预测作用依旧显著；认识性好奇心对自我控制系统(β = 0.270, p < 0.001)有显著正向预测

作用；自我控制系统对学习投入(β = 0.273, p < 0.001)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认识性好奇心对学习投入

的直接效应以及自我控制系统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表明认识性

好奇心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大学生的学习投入，而且能够通过自我控制系统的中介作用对其产生间接影响。

此外，认识性好奇心与冲动系统的乘积项对学习投入(β = −0.108, p < 0.05)的预测作用显著，说明冲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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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能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的直接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 2)，冲动系统

水平低的被试，认识性好奇心对学习投入(Bsimple = 0.461, t = 6.351, p < 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冲

动系统水平高的被试，认识性好奇心对学习投入(Bsimple = 0.246, t = 3.667, p < 0.001)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

作用，但预测作用较小。表明随着个体冲动系统水平的提高，认识性好奇心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呈逐

渐降低趋势。 
 
Table 2. A moderating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epistemic curiosity affecting learning engagement 
表 2. 认识性好奇心影响学习投入的有调节中介效应检验 

预测变量 
方程 1：学习投入 方程 2：自我控制系统 方程 3：学习投入 

B t B t B t 

性别 −0.115 −1.796 −0.067 −0.958 −0.028 −0.516 

年龄 −0.053 −0.539 0.031 0.289 0.045 0.542 

年级 −0.010 −0.099 0.027 0.254 −0.078 −0.968 

独生与否 0.104 1.645 −0.095 −1.381 0.070 1.300 

认识性好奇心 0.462 7.246*** 0.270 3.887*** 0.354 6.420*** 

自我控制系统     0.273 4.900*** 

冲动系统     −0.350 −6.351*** 

认识性好奇心 × 冲动系统     −0.108 −2.268* 

R 0.493 0.321 0.697 

R2 0.243 0.103 0.485 

∆R2 0.243 0.140 0.382 

F 12.511*** 4.490*** 22.635***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带入回归方程。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mpulsive systems between epistemic curiosity and learning en-
gagement 
图 2. 冲动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之间的调节效应 

4. 讨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自我控制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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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及冲动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入了解认识性好奇心对

学习投入的作用机制以及该作用机制发挥的促进或缓冲条件。研究结果对深化认识性好奇心与个体学习

投入的关系研究、对大学生良好教育实践的引导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4.1. 自我控制双系统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认识性好奇心作为一种可以刺激对知识进行探索的欲望，探讨其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

解认识性好奇心是如何对学习投入产生影响。本研究发现，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认

识性好奇心可以正向预测学习投入，验证了 H1。该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一致(Von Stumm et al., 2011; 
Binu et al., 2020)。自我控制双系统包含自我控制系统和冲动系统。自我控制系统作为一种个体对学习投

入的行为策略，探讨其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有助于从行为信息处理的视角

揭示认识性好奇心是通过何种因素对个体学习投入产生影响。本研究发现，自我控制系统在认识性好奇

心与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认识性好奇心高的大学生更可能提高自我控制系统的水平，进而提

高个体学习投入水平，验证了 H2。自我控制双系统中的冲动系统与自我控制系统相互抑制，本研究对冲

动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冲动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

与学习投入之间起调节作用，即与高冲动系统水平相比，低冲动系统水平条件下的认识性好奇心对学习

投入的预测作用更加显著，验证了 H3。 
相较于初高中的教育学习，在高校的教育学习更加的自主和灵活，考高分和升学的学习动机在学生

的所有学习动机中的占比逐渐降低，兴趣和工作需求的学习动机占比逐渐升高。认识性好奇心和自我控

制系统能够正向预测学习投入，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刘海昊等，2021；王净宇，2022)。
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安排学习自己所感兴趣的知识，在这一过程中，认识性好奇心和自我控制起着重

要作用。Fredricks 等人认为，投入是个体学习的动机发展模式中的行为组成部分，投入的动机模型包括

行为、情感和认知取向(Fredricks et al., 2004)。认识性好奇心是个体对探索知识的认知和动机，自我控制

是个体在学习时的行为状态。认识性好奇心作为一种学习知识的欲望，会引发探索行为，进而引起对学

习的投入行为。在这一过程当中，会有其他的因素影响学习投入，例如诱惑，所以自我控制在其中发挥

着一定的作用。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控制双系统的自我控制系统与学习投入呈

显著正相关以及自我控制系统的冲动系统与学习投入呈显著负相关的研究结果符合学习投入的动机模

型。 

4.2. 研究意义和不足 

本研究揭示了认识性好奇心影响学习投入的认知行为机制(自我控制系统的中介作用以及冲动系统

的调节作用)。所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深化、拓展认识性好奇心与个体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具有积极意义。并且，研究结果契合学习投入的动机模型理论，对构建更加完善的学习投入内在机制以

及发展模型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高校引导大学生的学习教育以及未来的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启示：一

方面，大学生在经历了极具有目的性的高中教育之后，对大学开放性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适应，极易在

迷茫当中错过学习的最佳时期，高校应当适当引导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在引导

学生找到自己所感兴趣的发展道路的基础上，高校应当鼓励学生朝着目标前进，积极引导学生在学习时

抵御诱惑，控制自己的行为，使学生努力学习自己所感兴趣的知识。总之，通过提高大学生的认识性好

奇心和自我控制系统水平，降低冲动系统水平，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投入。 
本研究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首先，本研究仅考虑了认识性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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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我控制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主要是认知和行为层面，缺少在情感层面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进行探

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加入情感层面，更加全面地研究认识性好奇心对学习投入的作用机制。其次，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仅是问卷测量，未来的研究应采用更加严谨且科学的实验研究范式来探讨认识性

好奇心对学习投入的作用机制。最后，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少，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大学生认识性好奇心与学习投入、自我控制系统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控制

系统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冲动系统与学习投入呈显著负相关；2) 自我控制系统在认识性好奇心与

学习投入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认识性好奇心→学习投入”这一直接路径受到冲动系统的调节，

即相对于高冲动系统水平，在低冲动系统水平的条件下，认识性好奇心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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